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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山屯小学原来是一座庙，有些年头了，墙
是那种用土和麦秸混合后夯起来的，只有四边墙
角是用规则不一的石头垒起来的，屋顶是用红瓦
一块一块铺上去的，说是红瓦，颜色已经变得淡
了许多。窗户是用塑料薄膜蒙上去的，稍微有一
点风吹草动，呼啦呼啦响，像是出鬼了。若是冬
天，屋子成了冰窖，冷得坐不住人；若是雨天，
屋外大雨，屋里小雨……像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
人，看着就让人心酸。

村主任老贵愁得不行，没少往乡里跑。弄得
到了后来，乡政府的人见了老贵，能躲就躲，不
能躲就拖。也不能怪乡政府不作为，本来就是穷
乡僻壤，交通不便，没有厂矿，去哪里弄钱？有
一任乡长曾对老贵说过这样的话：“老贵，我要是
能屙钱，谁不给你屙谁就是龟孙。”

就在老贵绝望的时候，他的眼里又有了火苗
——从靠山屯小学走出的赵启明大学毕业了，分配
到了本县教育局。这可是本村唯一在外干事的人。

不单是老贵，不单是靠山屯的男女老少，连
乡里的人也觉得这一次大有希望。

老贵去找赵启明，知道他是一般科员，让他
给领导建议建议，政策给靠山屯倾斜一下。

对于靠山屯小学的情况，赵启明心里跟明镜
似的，答应得很爽利，说靠山屯的校舍早就该翻
修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老贵听了这话，感动得眼泪都差点掉出来。
春种了，秋收了，还不见有动静。老贵又去

找赵启明。赵启明为难地说，他当不了老一的

家，让老贵再等等，再等等。
结果等了一年又一年，一直等到赵启明当上

局长。
都说，这下该有戏了。赵启明现在是局长

了，老一了，建个小学那还不是小菜一碟，根本
就不是个事。

这一次，老贵没那么积极，心说赵启明不是
不知道靠山屯的根梢。没想到，秋去了，冬来
了，赵启明愣是连个屁也没放。

老贵忍不住，又去找赵启明。
老贵去的时候，赵启明正在办公室练习书法。
赵启明放下毛笔，洗了洗手，一边给老贵倒

水一边说，老贵叔，咱农村有句俗话，不当家不
知柴米贵。我当了局长，才知道财政上那点钱用
来开展全县的教育工作无异于杯水车薪，点眼都
点不过来。

老贵不知道“杯水车薪”啥意思，但他知道
“点眼”的含义。

赵启明说，老贵叔，你难，我也难……不知
道的人，以为我是爷，其实孙子都不如。老贵
叔，求人不如求己，村里再想想其他办法。

没有办法可想了。老贵叹了口气，很是失望。
赵启明说，那就再等等，再等等。
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老贵失望

了，靠山屯的人也失望了。私下里都说，纪委揪
走了那么多的贪官，咋没把姓赵的提溜走呢？说
实话，村里人都巴着赵启明出事呢。

直到赵启明退休，他也没出事，靠山屯的小

学还是闺女穿她娘的鞋，老样儿。
赵启明退休后，回到了靠山屯。村里人见了

他仿佛不认识他似的，有的当面吐口水，有的指
鸡子骂狗，有的气不过，还要冷嘲热讽几句，什
么“好狗护三村，好汉护三邻，有的人竟连狗都
不如”等类似的话。遇到这样的情况，赵启明低
着头，默默离开。有什么好辩解的呢？

赵启明知道村民对他没好感，也就不怎么出
门，每天在家里练书法。到了春节，他给村里人
免费送春联，有的直截了当，说有了，不要；有
的接了，却没往大门上贴。村里人不稀罕他的书
法，有人稀罕他的书法。经常有小车“日”地声
来了“日”地声走了，都是来买他书法作品的。

老贵曾拦住一个来买赵启明书法的人，说姓
赵的字有啥看头？歪歪扭扭，跟老鳖爬似的。

这个人笑话老贵不懂书法，说赵启明的书法，
非隶非楷，非古非今，单个字体看似歪歪斜斜，但
总体感觉错落有致，别有韵味，有郑板桥的遗风。

老贵摇摇头，他不懂得什么桥什么风的，他
眼下最关心的是靠山屯小学。

有一天，赵启明交给老贵一个存折：“老贵
叔，这是我的润笔费和积攒起来的工资，三十
万，把靠山屯小学翻修一下吧。”

接过存折，老贵的眼角湿润了。
等到学校竣工那天，赵启明拿着自己写好的

“靠山屯小学”赶到现场，他忽然发现大门上挂着
白底黑字“启明小学”的牌子。在阳光的照射
下，黑是黑白是白，黑白是那样的分明。

启明小学微型小说

喜食火锅的人，多以火锅控自居：春夏秋冬，还是早
中晚夜，只要想吃，“围炉聚炊欢呼处,百味消融小釜
中”，定要大快朵颐，丰腴双唇，吃他个大汗淋淋！鲜美、
酣畅、相溶，同聚、同享、同乐。一打听身边的朋友，大多
沉溺其中，貌似被火锅所役，不能自拔！

火锅，荤与素、生与熟、麻辣与鲜甜、嫩脆与绵烂、清
香与浓醇等美妙地融合。和谐的味道，凝聚了火锅控。
这个情感共同体，拥有天然的“嗜”癖。三国时期的“五
熟釜”、隋朝的“铜鼎”是火锅的雏形，到了南北朝，逐渐
流行，各式火锅闪亮登场。到了北宋，苏东坡是个骨董
羹（杂煮锅子）控，他研究火锅的出处和做法，引用同食
骨董羹的道士陆惟忠的一首诗，提醒后世，“投醪骨董羹
锅内，掘窖盘游饭碗中”，煮这玩意，要放些酿酒的！范
成大别出心裁，“毡芋凝酥敌少城，土薯割玉胜南京。合
和二物归藜糁，新法侬家骨董羹”，芋艿、山药、胭脂菜与
碎米同煮，也是娱肠乐胃的尤物。宋代的士大夫崇尚野
味，食野兔之风尤盛，南宋林洪仿制一款兔肉涮锅，“浪
涌晴江雪，风翻照晚霞”，热汤中的肉片，宛如云霞，取名

“拨霞供”。调和让美味发挥到极致，肠胃之娱带来脑洞
打开：这种深锅文化，文人咏之，百姓推之，自然也就成
了火锅控追逐的首选。

每个火锅控都有最迷恋最向往的味道，“十里不同
风，百里不同俗”，差异，牵引着火锅控的神经。多湿的
川渝，食麻辣可以除湿气，无论秋风飒飒还是赤日炎炎，
川渝男人必大饮啤酒，大嚼毛肚，一副勤快朴实的模
样。北京的爷儿们吃涮羊肉，炭星起落，沸水蒸腾，生肉

片拨入锅中旋已告罄，一派北方游牧民族的粗犷豪迈。
东北汉子，围坐酸菜白肉锅边，野意十足，古风犹存。岭
南沿海人擅吃海鲜，流行自助小火锅，分餐，“炎方物色
异东吴，桂蠹椰浆代酪奴。十月暖寒开小阁，张灯团坐
打边炉”，算是婉约精明的一脉。云贵的家常火锅，现制
糍粑辣角，加味料，少着水，各色荤素搭配，酸得爽口，辣
得畅快，配一碗白米，未吃完，已经满头毛毛汗。气候、
物产、口味的差异，早已烙刻在火锅控的血液。他们解
决差异时的办法实在高超：交付火力，让谷氨酸和核甘
酸交替舞蹈，鲜香自然到来。入乡随俗，融入而已！

冲突在所难免，包容令火锅控欲罢不能。多重与平
行的心态，让他们找到了交集。袁枚对火锅心有芥蒂，

“冬日宴客，惯用火锅，对客喧腾，已属可厌；且各味之菜，
有一定火候，宜文宜武，宜撤宜添，瞬息难差。今一例以
火逼之，其味尚可问哉？”“喧腾”？火锅是席上春风，应和
了国人的性格。“各味之菜”？ 火锅沸水，炽炭微红，荤素
自取，众箸此起彼落，择适而噬。况且，早有火锅控思量，
汉代的“染炉”、“染杯”这些小铜器就是单人使用的小火

锅，到九宫格火锅，衍生出的鸳鸯锅、子母锅和奔驰锅等，
哪个会乱了菜肴的本性？“问味”？这清水锅、高汤锅、红
汤锅，再加上林林总总的味碟——油碟、汁碟、酱碟、干油
碟、泥茸碟，与上百种的佐料配料，稍一组合，不费吹灰之
力，就能整出千把种味料来，滋味不消说。袁大人，火锅
控哪有时间问味？不用您老费心了！

火锅控常常浅白：偏爱和着迷是不由自主的。他们
会用无声隐忍的方式追随火锅，以推广普及来搭建一个
属于自己的平台。重庆火锅，原本明末清初时江畔、码
头船工纤夫的粗放餐饮，贱卖的牛毛肚、猪黄喉、鸭肠、
牛血旺等，洗净煮一煮，而后将肝子、肚子等切成小块，
放到烧开的麻辣咸的卤汁，卖劳力的围着锅享用，解馋
又解乏。后来，逐渐高档化了，从担头移到桌上，把分格
铁盆换成了赤铜小锅，卤汁、蘸汁自行配合，以迎合更多
火锅控的追逐。如此这般，宫廷火锅和风味火锅，旋即
铺满世界各地。日本的牛肉火锅、牛肉水锅、什锦火锅、
大头鱼锅、鲜海蛎子锅、墨斗鱼锅等岛内盛行。越南的
酸辣、泰国的香辣醇厚，加上独特的本地食材，形成了个
性十足的域外火锅风情。同中有异，异中求同，火锅控
功德无量!

火锅控深知，“火锅”既是炊具、盛具，也是技法、
“吃”法，更是一种文化。他们真的被火锅“所役”？非
也，放弃对立，通过自我的调整，自觉融入凝聚。果然，
应验了食界前辈汪朗先生所云，“火锅之中各种成分难
分高低贵贱，大家同在一锅，只有和衷共济，各展所长，
方能最终造就美味”。

所谓多元思维模型，就是利用多个学科中最重要的概念建
立一个思考框架，并用这个框架去认识世界，做出决策。

而神奇的是，一旦我们培养孩子们掌握了这种思维方式，
孩子们也将拥有超出同龄人的竞争优势，毫不夸张地说，甚至
将改变他们的一生。因为很快孩子们就能更准确、更全面地认
识世界，成为同龄人中效率最高的人。他们能看到别人看不到
的东西，预测到别人预测不到的未来，从而过上更成功、更幸福
的生活。

本书将通过提问、讨论与故事，引导孩子学会如何思考，彻
底改变看世界的视角，培养他们拥有超乎常人的智慧。

本书与普通的儿童科普书不同，大家的讨论都是开放性
的。所有的问题与故事都是给孩子设置的各种思维实验，在解
答中并不会提供唯一的正确答案，而且会首先解释为什么这是
一个好问题，然后分析这样的问题该如何思考。

这个过程中我们会使用一些重要的思考方法，比如逆向思
考、类比、第一性原理，等等，帮助孩子掌握智慧，学会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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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球帮：为什么世界是今天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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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广场，冷风入骨，天寒心热。
我坐在黑压压的人群中，不错眼地盯着

舞台。台上正在上演的是豫剧《打神告庙》。
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身着素衣，时而

翩若惊鸿，时而宛如游龙地穿行在凄风苦
雨中。小女子名叫敫桂英，在一个天寒地
冻的风雪夜，她到海神庙烧香，救下了奄奄
一息的书生王魁。后来，两人在海神庙海
誓山盟，互托终身。

在耳鬓厮磨中，两人之间的感情渐渐
变得山高水长。为了书生早日及第，桂英
更是三更灯火五更鸡，不分昼夜地陪伴王
魁苦读诗书。后又筹措盘缠，送王魁上京
应试。岂料，一段时日，却传来王魁高中状
元后，贪恋富贵权势，入赘相府的消息。接
下来，一纸休书更似寒冬里的一盆冷水，对
着敫桂英兜头泼下。落花有意，流水无
情。一个小女子孱弱的肩膀如何扛得起这
般薄情寡义的作弄？悲愤之余，敫桂英只
好到海神庙告状，无果后，自缢身亡。

台上演员的哀号，一声比一声悲凄，台下
观众恨不得跑到台上，亲自捉住那负心贼。

俗世中有太多的痴男怨女，终其一生
也摆脱不了一个“情”字的纠缠。用心付出
的一定得有回报，若不，则宁可舍了自己的
身家性命也要讨回一个公道。恕不知，尘
世中，少的是恋旧巢而归的紫燕，多的是拣
新枝而栖的黄鹂，负心人又岂止王魁一个？

认识一个女孩，是儿子幼儿园时的音
乐老师，长得眉清目秀的，曾和一个青梅竹
马的男孩相恋。后来，男孩考研后到深圳
一家大公司发展去了。没多久，她收到男
孩一条短信：丫头，咱们到此为止吧。女孩
看着手机屏幕上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一个
人躲到单身宿舍，哭了个稀里哗啦。一个
风雨交加的夜晚，她从小城的一座桥上跳
进了桥下的滚滚水流中。所幸被执勤巡警
及时发现，总算捡回一条性命。

有次我在大街上碰见她，她正牵着自
己的宝贝儿子。老公提着几把青菜，笑呵
呵地跟在后面。当时，她对我说得最多的
话就是：我那时真傻，真的，我以为没有了
他，会天塌地陷的，原来不是。

是的，无论爱情之路走到哪里，适合做
小冤家的那个人绝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
者。爱情除了动人，还会伤人，而且，很多
时候受伤的就是自己。与其寻死觅活，还
不如收起那颗伤痕累累的心，在哭过痛过
梳洗过之后，重新来过，也许，经年之后会
有一段更美好的感情等着自己。

如果一方的爱已成难收的覆水，记得
回过头来关心一下痴情的你，不要让你的
爱伤了自己。

一说瓦，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青
瓦。青瓦也叫阴阳瓦。南方美称为
蝴蝶瓦，俗称布瓦，是一种方而有弧
的瓦。

瓦，说普通也普通，说不普通也
不普通。

有句话叫“破砖烂瓦”，还有句话
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好像瓦是
世间最粗俗、最价廉之物似的，殊不
知瓦从有它的那一天起就非常尊
贵。从周秦汉唐至民国，瓦对于许多
人来说，都是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
即的奢侈品。即便到明清，能够住上
瓦房的人也占不到总人口的三分之
一。说实在，当今住高楼大厦的人，
是很难体会到住草房的老百姓对瓦
房的渴望的。我父亲曾对我说，爷爷
一辈子省吃俭用，立志要盖三间瓦
房，但直至去世，也没有一片瓦。

说瓦普通，无非是瓦的出身没
有什么特别之处。从本质上说，瓦
的前世就是黏土，是被人随意踩在
脚下的最司空见惯的东西。但是，
一旦这些黏土被注定要走上新生之
路以后，便得经历一番脱胎换骨的
改造。人们先是把这些散漫的黏土
加水搅拌成泥，接着被工匠塑造成
规矩的形状。然后，把它们送入窑
炉，以烈火煅烧，硬化后再以水洇
之，最后才成了青灰色的瓦。瓦其
实就是黏土的一种蜕变和升华，这
个过程可谓水深火热。

说瓦不普通，是说黏土一旦成瓦
之后，就不可再对它等闲视之了。它
由被人践踏的低贱货变成了被人举
过头顶的高贵神明。一片一片的瓦，
手拉手，肩并肩，纵横交错，构成了一
大片朗朗乾坤。它们居庙堂之高而
君临天下，成为没有谁不仰视、膜拜
的王者。

瓦尽管居于高位，但它从没有忘
记自己的责任。为了让人们居有定
所，瓦轮番忍受着太阳的炙烤和冰雪
的冻压。当然，还有雨打风欺。苏东
坡曾说：“高处不胜寒。”其实苏大学
士只说对了一半。高处岂止是不胜
寒，盛夏时节暴晒在太阳下面火辣辣
的滋味也不好受呢！不过话又说回
来，尽管高处有着这样那样的痛苦煎
熬，但毕竟风光无限。它第一个迎来
朝阳，最后一个送走晚霞。所以不少
人还是对瓦有些羡慕嫉妒恨。

首先来与瓦搅局的是青苔。青
苔虽然很想站在高处风光一把，但由
于上面的生存环境实在太严酷，故而
总往瓦片之间的罅缝里钻。青苔附
生于瓦上犹如瓦锈，是在温柔地夺走
瓦的生命。不过，青苔的多寡也从一
个侧面记录着瓦的年龄和房子的历
史，犹如树木的年轮。

青苔都敢如此放肆，野草和瓦松
的勇气也来了。它们全然不顾瓦的
感受，和青苔一样，在瓦的缝隙间挤
破脑袋往上拱。尤其可恶的是狗尾
巴草，压在瓦身上不说，还不停地东
摇西晃地显摆。它们的腿越伸越长，
把瓦挤得歪三扭四；它们的脚硌碎了
瓦的身子，开始使房子一点点地透风
漏雨。青苔、草和瓦松很像朝廷上由
小人勾结在一起的邪恶势力。当它
们把以众瓦为主体的忠臣良将排挤、
打压得支持不住时，房子就完蛋了。

最近，我回了一趟老家。整个村
庄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间破旧的瓦
房，零星地矗立着，暮气沉沉。老家
本来瓦房就不多，如今，更是被一幢
幢的平顶楼房所代替。我仰望着村
中央那座有着近五百年历史的明代
楼房上的瓦，想到它会不会最终也被
请下神坛，便心痛起来。

故乡的瓦，朦朦胧胧的一抹青
色，是记忆中的一片天。

编者按：近日，海燕出版社推
出了一本传记——郑州的一位老
同志，深情回忆了自己的父亲在
党的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生。父
亲用他的一生，彰显了对党的忠
诚，从他的身上，我们深刻感受到
信仰的力量。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那些无名英雄以及他们用鲜血和
生命书写的历史。

为了体现本报连载的丰富性
和多样性，自即日起，本报将同时
推出两部连载，交替刊登。敬请
读者朋友留意。

出身贫寒，走上革命道路
我家祖籍天津市，父亲祁文

山（原名宋一文，曾用名宋长富），
1917年 4月出生于天津市侯家后
一个城市贫民家庭，爷爷（宋庆
云）、奶奶（宋靳氏）共有七男二女，
父亲排行老六，全家靠爷爷做木工
活、卖水果、干苦力维持生计。我奶
奶的娘家姓靳，当年在天津是很富
有的人家，她的哥哥靳维郁是当年
天津卫有名的“新八大家”之一范
竹斋的妹夫。当年，范家和靳家都
住在天津的东北角海河北狮子林
桥附近的关帝庙下坡，他们都是吃

苦耐劳的城市贫民百姓，范家以挑
担走街串巷卖饺子为业，靳家开个
小粮店做点小买卖，两家关系甚
好。后来，两家靠辛勤劳动，经营有
方，逐渐富裕起来。他们便从关帝
庙的贫民区搬到海河南城里的城
隍庙鼓楼附近，靳宅和范宅距离很
近。范家住在城隍庙南头一条胡同
里，靳家住在城隍庙东的桥子东。
靳家有一个宅院，范家有两个宅
院。后来，靳、范两家结为亲家。范
家女儿嫁给靳家儿子靳维郁为妻
（靳范氏）。范竹斋老先生（1869—
1949）多年独资或合资经营棉纱，
被称为天津“纱布业八大家”之一。
范老曾任北洋纱厂经理。我奶奶宋
靳氏性格刚强，很有骨气，再困难也
不去求人。用她的坚强和勤劳支撑
着这个贫穷的家。奶奶勤劳善良，聪
慧漂亮，勤俭持家，严教子女。听爸
爸说，当年他上小学的时候，这个学
校是贫民学校，穷人家的孩子免费
上学。那时，学校要求学生穿校服，
家里穷没钱买，奶奶就用面口袋染
上蓝色，做成校服。她常常教育爸爸
说咱们人穷志不短，咱和他们比学
习。爸爸高高兴兴穿上奶奶一针一
线为他缝制的校服。爸爸很争气，学

习成绩门门第一。每天晚上睡觉前
把奶奶亲手做的校服叠得板板正
正，倍加爱惜。爸爸小时候很懂事，
每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都要想着
家里还有没有做饭的米面，时常捡
些路边的小劈柴棒和废纸回家让奶
奶烧火做饭用。

1901年，袁世凯继李鸿章任
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1902
年他将原驻保定的总督衙门移往
天津，将海河北岸原淮军的海防
公所改为直隶总督衙门。为了提
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方便来往京
津两地，迁天津新址后，在河北种
植园南侧，袁世凯修建了新车站，
俗称“北站”。1903 年车站建成，
又修了一条从新车站直达衙署的
大马路，命名“大经路”。1946 年
改名“中山路”。为了与河对岸沟
通，1903 年将原来的窑洼木浮
桥，改建成双叶承梁式钢架桥，因
是钢结构，故称“金钢桥”。后经数
次改建，如今，坐落于中山路南
端、横跨海河的金钢桥，是天津市
内重要的交通桥梁之一，已成为
海河上壮丽的景观。穷人的孩子
早当家。为了生存，爷爷常带着未
成年的大伯、二伯在洋行干苦力，

他们也曾在改建金钢桥时干过
活。当时两位伯父因为年纪小，家
里又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不
久就先后得了痨病（肺结核）因没
钱医治而相继离世。我的两个未
成年的姑姑在家做手工活补贴家
用，她们没日没夜拼命地赶活，先
后也都感染上痨病，家里一贫如
洗，连糊口都十分艰难，哪里有钱

治病，一年之内，她们也先后离开
了人世。短短两年间，眼睁睁看着
四个本该活蹦乱跳的儿女因为贫
病交加而离去。一次又一次致命的
打击使得我那坚强而苦命的奶奶
终日以泪洗面，精神恍惚，在思念
儿女的极度悲伤中一病不起，不久
便撇下最让她牵肠挂肚的我父亲
和七叔含泪而去。不久，爷爷也因
承受不住这接连的巨大灾难而积
劳成疾离开人世。父亲 15岁就父
母双亡，又经历了四位哥哥姐姐的
逝去。生活的艰辛，亲人的离去让
他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充满了仇恨。
为了生计，1931年他随在道清铁
路当工人的三哥来到了河南焦作。

道清铁路是我国较早的铁路线
之一，也是河南省境内第一条铁路，
1907年3月3日正式全线通车。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
意大利人罗莎第以代理牧师身
份，打着调查“中日战后情形”的
旗号来到中国，发现了焦作这块
蕴藏着优质无烟煤的宝地（焦作
无烟煤被英国女王称为“香砟”，
选作皇家专用）。罗莎第返回欧洲
后，1897 年 3月在英国伦敦坎农
街 10 号按照英国法律注册了英

意联合公司福公司，随后在北京
设立办事处，由英国驻沪总领事
詹美森任总董，策划掠夺焦作的
煤炭资源。他们采用施加压力、玩
弄经济手段等方式，迫使清政府
就范，并通过河南巡抚刘鹗做福
公司买办，以拓展福公司在华业
务。1898 年 3 月 27 日，由光绪皇
帝钦准，清政府总理衙门与福公
司签订了《河南开矿制铁以及运
输 各 色 矿 产 章 程》合 同 九 款 ，
1902 年 7 月 20 日，福公司在未
经清政府正式签约批准的情况
下，公然开工修筑道口三里湾码
头至焦作矿区的铁路。该年年底
才与清政府议定道（当时浚县道
口镇，今滑县道口镇）泽（当时山
西泽州，今山西晋城市）铁路章
程。次年，清政府允许福公司修建

“道泽铁路”的道口至清化（当时
河内县清化镇，今博爱县清化镇）
一段线路。

与道清铁路开工的同时，福
公司便在它的煤矿南边 1公里的
地方租用了 12万平方米土地，修
建铁路机修厂（当时为河南省最
大的现代机修工厂）和其他铁路
设施，从中划出 2万平方米（今焦

作市道清学校所在地）组建道清
铁路管理局。当年英国福公司构
建道清铁路管理局时购买中国土
地还立有界碑，上面用汉字刻写：

“福公司界石”。
此时，道清铁路工程远未告

竣，而所开矿井因水大仍未出煤，
英国福公司资金短缺，加之担心筑
路养路费用无着落，为转嫁困
难，便让英驻华大使照会清外交
部，欲将该铁路卖给清政府。11
月，清政府委派中国著名铁路工
程师、候选知府詹天佑前来勘察铁
路，查对账目、察看工程，对已建线
路及车辆等设备最后核价 61.46
万英镑，比英国福公司索要的 75
万英镑卖价少了13.54万英镑。

由于山西人民坚决反对，道
清铁路往泽州方向不能施工，转
往 河 内 清 化 镇 。 1907 年 1 月
20 日，柏山至清化镇段竣工，工
期 5 个月又 20 天，道泽铁路更
名为“道清铁路”。

3 月 3 日道清铁路柏山至清
化镇通车，即道清铁路全线通车，
当天举行道清铁路通车仪式后由
道口开出了第一列特别
快车。 1

连连 载载

蕉荫（国画）何彦萍

雪地（国画）朱勇


